
■刘长恒
去年冬季的一个周末，父亲打来电话说，想让我陪

他一起去澡堂洗澡，前几天他一个人去澡堂洗澡，老板
不让他去洗了，说是怕年纪大的老人在浴池摔倒了，澡
堂承担不起责任，如果确实想去洗，得让家人陪着。听
了父亲的话，我心里忍不住一阵发酸，忽然一下子意识
到，父亲确实是老了，我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没有
问过父亲平时怎么洗的澡。

八点半，我和父亲如约到了洗浴中心门厅。看到大
厅干净整洁，装修高档，父亲问：“这里洗澡是不是很
贵？咱还是去路对面澡堂去洗吧？”我说这里洗澡和对面
澡堂的价格差不多。对于省吃俭用了一辈子的父亲，说
些善意的谎言还是很有必要的，否则他心里会不安。我
陪他换了拖鞋，到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忽然发现腰杆
一向挺拔、后背一向厚实的父亲的脊背，不知道什么时
候变得非常佝偻瘦削了。看着他颤颤巍巍、小心翼翼地
走进浴池的背影，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从前：几十年
来，背负了我们兄弟姐妹从丫丫学语到外出求学，再到
毕业分配工作到各自成家立业，我们一家人从食不果腹
到衣食无忧，浸透了父亲的心血，是这些压弯了父亲曾
经挺拔的脊背。

在仅有依稀记忆的童年，每到冬天，家里都要在堂
屋生一个做饭带取暖的煤火炉子，所以每到冬季来临之
前，父亲都要拉着架子车步行五六十里路，到漯河当年
的煤市街买散煤，然后打成蜂窝煤晒干后烧一个冬天。
由于当时我年龄小，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母亲要到生
产队参加劳动，没有人看管我，所以每次到买煤时，父
亲都会让我坐在架子车上，拉着我一起来漯河买煤。由
于买散煤的人多，需要排队，所以等装完煤返回的时
候，已经是日落西山了。去拉煤的时候，只有我坐在架
子车里，父亲拉起来还不是太费力，等回去的时候，拉
了近2000斤散煤，就很不容易了。

由于行走得很慢，等出了漯河市区的时候，微亮的
月光已经洒满路面了。初冬时节，早晚温度很低，中午
的艳阳高照很快就被凛冽的冷风取代，温度很快就降
到十度左右，我趴在车顶的煤堆上，一阵风起，将已
经穿了薄棉袄的我，冻得瑟瑟发抖。可父亲的上衣却
在层层递减，从开始的薄棉袄、到只穿一件夹袄，再
到只剩下一件灰白色的汗衫。后来，父亲干脆脱去了
汗衫，晶莹的汗珠子顺着父亲的脖子和褐色的后背往
下流。一阵风刮过，不断扬起的煤屑散落在父亲厚实
的脊背上，父亲褐色的脊背变成了黑灰色，在微弱月
光的照耀下，像矿井里面刚下班的煤矿工人一样黑
亮、坚实、提拔。那个时候，父亲的脊背在我脑海里是
伟岸的。

上小学时，每到春节前夕，父亲都要穿上大棉袄，
戴着他的火车头棉帽，骑着那辆破旧的“永久牌”自行
车，然后让我穿上厚厚的棉袄棉裤棉鞋，戴着母亲给我
缝制的棉帽，再给我围上一条大围脖，把我包裹得跟个
粽子似的放到他的自行车后座上，冒着刺骨的寒风，骑
行50多里路带我到漯河马路街浴池来洗澡，用父亲的话
说：有钱没钱，洗澡过年。一路上，我坐在父亲的自行
车后座，看着父亲后背由于出汗冉冉升起的白色热气，
和摘掉棉帽后头发梢上沾满的霜花。那个时候，父亲的
脊背像一堵挡风避寒的墙，是宽厚和温暖的。

我读初中时，村里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
和哥哥、姐姐都在读书，父亲是公办老师，正常情况
下，家里的农活平时只能是母亲一个人干，因为劳累，
她的身体每况愈下。为了减轻母亲身上的担子，帮助母
亲干家里的农活，父亲便在每年老师岗位调整的时候，
要求上级把自己调到离家比较近的地方，那样，父亲便
可以在每天教书之余，尽快回到家里帮助母亲干农活。
那个时候，无论是在地里割麦子、砍玉米秆、刨红薯、
出花生，还是在打麦场扬场、翻场、搭垛，或是拉架子

床从地里拉土、拉庄稼，父亲的汗衫从来都被汗水湿透
的，他赤裸脊背时泛着紫铜的颜色。那个时候在我眼
里，父亲的脊背一直还都是结实而有力的。

1989年，也是一个初冬的上午，我正在漯河师范读
二年级，忽然接到母亲派人捎来的口信，说父亲晕倒在
去学校的路上了，让我赶快回家。当时我哥正在郑州上
大学，姐姐正在郾城读卫校，我离家最近，听到这个消
息，我赶紧请假回了家。到家后，父亲已经从医院回了
家，看到他蜷曲着的身躯斜靠在床头，两眼木讷、无精
打采，听他说话，口齿有点儿含糊不清。母亲说，那一
段父亲学校的事情多，白天在学校忙完一天，晚上还要
骑车赶回家收秋庄稼，还要找人犁地、耙地，整理好地
块又种麦子……一个多月的劳累让他积劳成疾，幸运的
是，那天刚好有本村的两位村民路过，看见父亲晕倒，
就赶快把他送到了乡卫生院。父亲患的是突发性脑血
栓，经过抢救，他恢复意识并能下地行走了。后来，我
们又带他到市里的医院精心治疗，终还是落下了右手不
停抖动的后遗症。从医院出来，我看到父亲曾经宽厚坚
挺的脊背已变得略显佝偻。

最近几年，我们兄弟姐妹都各自成家立业，过上了
好日子，辛苦了大半辈子的父亲也老了。前几年母亲去
世后，我把父亲接到我家住了一年多，后来父亲提出要
单独住，他说和我们的作息起居时间不一致不方便，于
是便搬出去单独住了。我隔三岔五去看他，每个周末都
要抽半天时间去陪他聊聊天，最近几年，每个周末请他
到我们家一起吃顿团圆饭。就这样，日子如流水一样慢
慢过去了，不知不觉父亲已经80多岁了，虽然他生活能
自理，行走也自如，但是没想到澡堂已经不允许他单独
去洗澡了。

“坤，我想让你给我搓搓背。”已经在浴池热水里泡
了一阵子的父亲喊我的乳名。

“好嘞。”我一边应答着，一边顺手取过来搓澡巾。

父亲的脊背

■特约撰稿人 李玲
《经幡》是徐剑将军的长篇纪实散文，里面涉及宗教、

历史、地理、军事、旅游、风土人情等，可谓是关于藏地
的百科全书了。

全书共包括“灵山”“灵地”“灵湖”三个部分，分别
讲述了三个故事。

“灵山”（共12篇） 讲述了法国汉学家大卫·妮尔深
入藏地、寻找梦中“香巴拉王国”的故事；“灵地”（共22
篇） 讲述了民国女特使刘曼卿穿越万里羌塘进藏，昭示怀
远之情、努力维系国家统一与族群和谐相处的故事；“灵
湖”（共21篇） 讲述了西藏当时著名的“摄政王热振”达
到权力巅峰又跌落的故事。这三个故事中的灵魂人物，经
有机组合，构成浑然整体，每一篇又可独立成篇。对这三
个灵魂人物，作者全部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他们与作者在
当时当地的行旅中进行对话，丝毫没有时空隔断之感。

到2018年，徐剑将军已经去过西藏18次。18次入藏，
18次贴身感受这片神奇的雪域之地，西藏给了他非同一般
的观感。他也因西藏而让灵魂得到淬华。等他将西藏的土
地一寸寸地走完，将五千年蕴含的故事一个一个地听完，
将一段一段沉厚的历史串接完，西藏，已成为徐剑心中一
个不可磨去的烙印，成为他此生此世无比珍惜的一个地域
标记。徐剑自从跟随阴法唐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起，一种

特殊的情节便悄然在胸中产生了。那时，他刚经历了人生
的一次滑铁卢，心情极度低郁，对未来的路有些拔剑四
顾。可是他一来到高原，炽热的阳光烤炙了那些疼痛的回
忆，清朗的风拂去了身上的尘埃，神圣的湖水更让他看清
了今生的所求——不是一时成败，而是要确保灵魂的淬净
与从容，如此，在漫长的旅程里必会收获一份厚重的果
实。西藏是他此生的眷念之地，他的许多作品题材都来源
于此。

回想大卫·妮尔对藏地的执着、刘曼卿进藏昭示怀
远、今天的徐剑将军18次进藏，他们历尽千难万险，痴心
不改的执着，我想起了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那一世》，那
磕长头匍匐在山路的虔诚，以及念着玛尼石上诵经的真
言。这部作品里，关于藏地的信息量是庞大的，以前，我
仅仅知道文成公主入藏，从这部巨著里，我第一次知道了
大卫·尼尔和她的《一个巴黎女人的拉萨历险记》；第一次
知道了詹姆斯·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梦想中的香巴拉
王国；第一次知道了民国女特使刘曼卿《康藏轺征》；第一
次重新认识了赵尔丰；第一次对藏传佛教有了认识，还有
灵山、灵地、灵湖及仓央嘉措的神秘……

不论是对宗教的虔诚也好，对文学的热爱也好，都是
一种修行，一种执着，一种坚持。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
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
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我们这
些热爱文字、敬畏生命的人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都喜欢
在文字的王国里指挥着自己的千军万马，用的方块字排兵
布阵，也都喜欢蘸着自己精神的膏血，记录下自己铁马冰
河的豪迈和悲壮！至于说一路的患得患失，只能是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了。我决不会停步。文学需要这种至尊之
境，如此清冷、寂寞，其修为可入不浮、不燥、不名、不
利，只为自己内心真实写作，方可成经国文章，其肉身寂
灭之后，唯有所写的方块字活着。

正是有了把功名利禄、沉浮毁誉都成身外之物的心态
以及涅槃轮回都放下的安静，心中升腾的是一种敬畏，对
神山圣湖、天地人心的敬畏之情，对西藏的一草一木、一
人一物的热爱，徐剑将军才三十年磨一剑，在 《东方哈
达》之后完成了生命之旅的涅槃《经幡》。

徐剑将军曾说过，文学的最高品质，“是宗教般的终极
关怀，是悲天悯人，是浓厚的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是描
绘人性之善、人情之美、人间之暖、人道之高，是对天地君
亲师的敬畏，对一草一木一物的景仰，对亲朋挚友的虔
诚”。《经幡》正是这样一部具有“文学最高品质”的作品，
徐剑将自己对西藏那片土地的一切情愫，都融入了其中。

一部关于藏地的百科全书
——读《经幡》有感

■张伟民
父母年事已高，照顾母亲的保姆也着实累，从去年深秋开

始，我便扛起了为家人做早饭的使命。今年春天时，小区一楼
父母厨房外春燕衔泥式的图景被我捕捉到了：车库顶围栏上不
停闪转的绿雀叫声急促而炽烈，另一只嘴里衔着杂草、羽毛不
时地向厨房窗下飞去，它们显然是在筑巢迎接新的生命了。

一个多星期后，绿雀鸣声转缓转小，有几天似乎销声匿迹
了。一天下班回家，我怀着好奇，向窗外的燃气表柜里瞧、向
下水管里瞧，均无所获，转身拨开那一丛硕大的被修剪成球状
的冬青，赫然看到枝丫中细草、羽毛编织成的鸟窝，一时自责
起来——我忙碌做饭的举动，给窗外站岗的绿雀和衔枝的伴侣
带来了怎样的压力？还好，我和周围的人都希望与绿雀一家友
好相处，并且是呵护它们家园的坚定力量。衔着虫儿的雀妈妈
回来了，生命在她手中延续，尽哺育之责再累，也是满足感和
成就感满满吧？

春节前，我被调整到为基层服务的新单位，让我领略了工
作的忙与碎，需要学习和掌握的政策多与新，需要抓落实的事
项繁与杂，各种挑战扑面而来。社区养老服务基础差，国家又
要求到2020年实现社区养老服务全覆盖，服务老人就是服务自
己，这是很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已经有很多人在开展这项
工作了，并在尝试与政府进行政策对接。整合资源，从底层突
破是关键，繁忙工作间隙与品牌养老服务公司老总对接，与乐
意从事养老服务事业的实业家对接；从第一次与各路精英见面
找感觉，到第二次点将见面沟通政府养老支持政策，也就一天
多的时间，这期间与各方的电话、微信联系一直没有停顿。离
下午上班还有一段时间，一群结成爱心联盟的实业家早早相约
来到办公室，激情澎湃谈养老服务规划，条分缕析说项目，让
之前超有压力的我燃起信心。养老服务是反哺生命的爱心事
业，相信有党和政府坚定支持，有职能部门积极协调，有爱心
满满的各界人士积极参与，上下联动共同努力，哪怕一路再艰
辛，也一定要破瓶颈铲荆棘，及早补齐养老服务短板弱项。

6月6日晚，中国女排先失两局又连扳三局击败宿敌意大利
队，获得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冠军，让我再次对不言弃不放
弃、一切皆有可能的事业奋斗内涵有了新的理解。这一天，与
养老服务爱心企业家的思想碰撞，相信是翻开养老服务事业新
篇章的开端。

人生如春燕衔泥，衔泥生活有温情有满足，更有辛劳有风
雨，坚毅坚定奋勇搏击，终会见彩虹。

衔泥生活

■特约撰稿人 郑曾洋
周末，在家帮父母整理屋子，发现角落里搁着一个纸箱，

上面落了厚厚一层灰尘，这里面都是什么东西？难不成是父母
珍藏的传家宝贝？我很好奇，小心翼翼地拂去灰尘，打开纸箱。

就在打开的一刹那，我的心就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撞击了一
下，鼻子发酸，眼前顿时有点模糊了。天哪！满满一纸箱小人
书，这都是我小时候的宝贝疙瘩呀！好像是初二时吧，在父母
的逼迫下，我已经与它们忍痛拜拜了，当时为此还哭了一鼻
子，也还以为它们早就被父母真的给扔河里去了，没想到竟然
现在还放得好好的！

看着这一纸箱小人书，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那些珍藏
许久的记忆潮水般涌了出来……

小时候，我是那么喜欢看书。可是在那个物质生活极度贫
乏的时代，文化生活同样贫乏到了极点。想得到一本书，就跟
平时想吃上一顿饺子一样难。好在还有小人书这伴随我整个童
年的伙伴。邻居书贞姐的爸爸是个工人，家里有钱，经常有小
人书看，这对我来说自然是极大的诱惑。记得有一次我到她家
玩，看到她正在看一本 《草原英雄小姐妹》，我便凑到她跟前
看，她见我喜欢，就把小人书给我看，里面每一页配图生动的
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从此，我对小人书的喜欢一发而不可
收。因为这个，我背叛了以前的“带头大哥”宏伟，成了书贞
姐的“小跟班”，为的只是能从她那里看小人书。从《草原英雄
小姐妹》《鸡毛信》《两个小八路》《渡江侦察记》到成套的《西
游记》，书贞姐的小人书几乎被我看了个遍。小人书看得多了，
自然就会画，我最喜欢的形象是孙悟空，所以画得最像。

我一直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小人书，光看别人的书，毕竟
不是很甘心。当时，商桥镇书店的书架上，一本小人书1毛钱左
右。于是，脑袋还算灵光的我常常以买铅笔、买演草本的名义
向爷爷奶奶“骗”钱，有时候也向父母“骗”，对我的学习，家
人一向是大力支持的，所以尽管那时候家里很穷，但每次

“骗”钱都能成功，少的时候给1分2分，最多的时候给5分，多
了不敢要，怕露馅，通常要存好久才能买上1本。

断断续续几年，我居然攒了好多小人书，《岳飞传》《三国
演义》这样成套的小人书我几乎集齐。那些小人书，我除了自
己翻来翻去看，还拿来跟其他小朋友交换，我一般都是拿一些
故事单行本的小人书换我成套的小人书里缺的那一本，自己觉
得好的小人书，一般不会出手跟人交换，除非遇到对我更有诱
惑力的书。就这样换来换去，渐有规模。当然，误了学习。父
母不是不管我，只是地里农活太多，他们管不过来。好在，我
学习一直很好，父母一直都很放心。

在童年、少年那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把那些小人书当成
宝贝，只要父母不在家，就偷偷地拿出来看，有时候也拿到学
校里看。上初二时，除了小人书，我又迷上了大部头小说，特
别是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传》，我看得如痴如醉，结果学习成
绩下降很厉害，父母才出手没收了我的小人书，吓唬我说全都
扔到河里去了。我也意识到了自己对小人书太过痴迷，便和它
们忍痛拜拜了。

那些小人书竟然还被父母保存着！尽管大都毛脸毛边甚至
残破不全，但我那个开心呀，真的无法形容！看小人书的时代
虽然过去了，但这个年纪的自己，也是有故事的人了，也该写
点如“小人书”一样的故事了。

一箱小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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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风词韵诗风词韵

■■心灵漫笔心灵漫笔

■■读书笔记读书笔记

■■别样情怀别样情怀

■特约撰稿人 贾鹤
在我的记忆中，年轻时的父亲一直是严厉、粗暴的，

他性子急，点火就着的暴脾气。父亲的脸就是一家人的晴
雨表，他的喜怒决定着我们家里气氛的阴晴。父亲在家里
树立着绝对权威，他决定着家庭的收支走向、人际往来，
大到钱物的支配，小到电视节目要看哪个台。他就像一棵
大树，撑起了一个家的叶蔓枝节，我们享受着他庇护下的
荫凉，也承担着他性格带来的阴影。

现在想来，严父慈母的家庭形态大概是中国千百万家
庭的缩影。但那时候的我，只觉得这样的家庭氛围让我窒
息。在我十五岁时的人生理想里，找一个性格温和的人，
建立一个气氛温馨的家，完全脱离父亲带来的紧张和窒息
感，是我对未来最大的期待。

我毫不怀疑父亲对子女的疼爱，只不过这份爱带着简
单粗暴的烙印。他看见母亲让我帮忙做家务会埋怨，挥手
让我出去玩；他会在我出门参加同学聚会时，说上一句

“街上车那么多，没事别往外跑”，轻易就击溃了我的计
划；长久以来我习惯了在家庭的高压氛围中驯化成别人眼
中乖巧听话的样子，不论内心如何波澜四起，嘴巴却很少
说不，这样的唯诺有时也会引得父亲不满，在他看来，似
乎人人说话都应该像他一样干脆利落，尤其是受他熏染的
儿女，殊不知，我的性格正是在他强势的打击下，偏离了
他希冀的样子。

父亲从不吝于在钱财上给子女最大的满足，却丝毫不
关心他们的所思所想。在他的观念里，孩子和大人是两个
泾渭分明的个体，孩子完全是家庭的附属，他们不需要参
与家庭事务，不需要发表个人见解；在家庭关系这条河流
上，他们只要跟着大人的步调自主成长就行了。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父亲辅导作业、深入谈话的
记忆，在教育子女上，父亲从来都是矛盾的，他对我们的
管理大包大揽，却又对我们的学习毫不关心。我猜他主观
认为，他一个小学没毕业就去工厂上班的人，在给孩子指
导作业时的力不从心会有损他一家之主的威严。我们都习
惯了他一向角色的至刚至强，至于辅导孩子学习、关心思
想成长这类春风化雨的事情，自然也是和他完全绝缘的。

那和父亲之间还有什么难忘的记忆呢？是我从寄宿学
校回来，看到父亲礼节性的问候之后，我们父女俩坐在客
厅，在接下来骤然紧张的空气里默然静坐，我看着香烟在
父亲手上燃起，他的脸在烟雾中模糊。我苦着一张脸，犹
如面对学校老师提问一般的紧张。隔天听母亲转述：“你
爸说你看着不高兴的样子，问问你是不是有啥事儿。”无
言面对母亲的探问，青春期的我在心里叹息，这不是我心

目中的父女关系，电视上小说中，女儿天真撒娇父亲眼含
笑意其乐融融的画面，在我们家里永远都不会上演。

年轻时的父亲很少和孩子们说笑，即便偶尔说也带了
嘲讽的意味，仿佛时刻在显示大人的权威。而我的自信也
好像在父亲年深月久的审视里变得薄脆，面对父亲时的紧
张和躲避成了我多年来治愈不了的顽疾。我和父亲像两块
互相靠近不了的石头，内里有着相似的质地，却永远无法
依偎取暖，无法像和母亲一样有贴心贴肺的依恋。

父亲的性格影响着我的择偶观，成年后我选择性格温
和的男友结婚，并坚信他能给我一个轻松自在的家庭氛
围。犹记欢庆热闹的结婚仪式后，表弟送我们回漯河，在
酒店和父母挥别的一刻，看到父亲红了眼睛，一只手捂着
脸，不停流着眼泪。那一刻，我心里像有根线牵扯一般
疼，隐忍了一上午的泪水终于倾巢而出。父母的身影在泪
水中模糊，从小城到漯河近百里的路程，伴着我的抽噎走
完了归家之途。我一直以为，我想要脱离我的原生家庭，
想要逃离父亲带给我的压迫感，而当我真正离开的时候，
才发现我是被打上烙印的人，我的血液里留着父亲的基
因，这份血缘里与生俱来的爱和责任，注定让我一生都生
活在他们的恩泽下。

多年的工作经历让我慢慢褪去青涩，也慢慢磨炼出更
坚实的心理素质，在面对逐渐老去的父母时，偶尔有角色
互换的错觉。虽然父亲对我心理上的威势仍在，但至少我
现在不像昔时那般怕他，尤其退休后，父亲脾气和缓了很
多，我们有时会聊聊单位的事，我认真听他对我工作和为
人处世的建议，也听他讲以前上班遇到的趣事，讲到兴头
上，我们都会开怀大笑。这曾是我十几年前梦想的画面，
而今，时间把梦想变成了现实，不过，是以我的成长和父
亲的老去为代价。

曾经我认为父亲不在意我的点滴成绩，我跟母亲不经
意说话的时候，身旁的父亲总是一脸漠然。大家庭欢聚后
的休憩里，我在里屋睡得迷迷糊糊，耳听客厅里父亲在跟
舅舅们高谈阔论，还说到了我的名字。侧耳细听，父亲熟
悉的声音正在宣讲我去年评上了单位的先进职工，还在报
纸上发表了文章，一贯强势的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自豪。
舅舅们的称赞和舅妈们的附和，让父亲谈话的情绪更加高
涨。一墙之隔的我，像从梦中惊醒，这就是我印象里从没
夸奖过我的父亲，我一直以为他毫不在意我的点滴进步，
原来，一直不明白的是我。

父亲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生人，他们那一辈人，吃过
苦受过罪，没有经过太多精神文化熏陶，也不善于表达纤
细丰富的感情，附带了家庭出身的原因，父亲性格里有很

多被我不喜和排斥的地方。曾经以为我和父亲是两种完全
不同的人，但随着岁月的磨砺，当我某一天在镜子里发现
自己脸上浮现着父亲的神情，更多性格上的相似也在我生
活中浮现。我悲哀地发现，我正在慢慢变成他。所不同的
是，他曾经的坚硬在慢慢钝化，而我在有知有觉里放任自
己的性格缺点刺伤着身边的人。

听说一个人开始老的标志之一，是从自己身上看到父
母的影子。不知道这种话是否得到大多数人的共鸣，但对
我来说，从我身上看到父亲的影子，让我与记忆里的父亲
和解，更给现实中的自己警醒。我想我会努力克服性格里
的缺陷，让自己的生命充满更多光明，也给予所爱的人更
多在乎和温暖。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特约撰稿人 张艳
祷雨祈风，扶犁执耜，畦畴垄亩躬耕。耙田播种，日日起三

更。一地禾稀草盛，叹时运、苦泪盈盈。但思量、轩辕以降，稼
穑已传承。

如今天已变，机耕联种，原野轰鸣。看塞北江南，决策英
明。志士凝心聚力，卅余载、梦想垂成。星光下、稻花香里，探
首问蛙声。

满庭芳·农家赋

油画 父女情 左国顺 作

■■生活余香生活余香


